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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宝钗形象的素材与构思

薛宝钗，金陵十二钗之一，薛姨妈的女儿，家中拥有百万之富。她容貌美丽，肌骨莹润，举止娴雅。她热衷于“仕途经济”，劝宝玉去会会做官的，谈讲谈讲仕途经济，被宝玉背地里斥之为“混帐话” 。她恪守封建妇德，而且城府颇深，能笼络人心，得到贾府上下的夸赞。她挂有一把錾有“不离不弃，芳龄永继”的金锁，薛姨妈说：“你这金锁要拣有玉的方可配”，在贾母、王夫人等的一手操办下，贾宝玉被迫娶薛宝钗为妻。由于双方没有共同的理想与志趣，贾宝玉又无法忘怀知音林黛玉，婚后不久即出家当和尚去了。薛宝钗只好独守空闺，抱恨终身。
历代红学之士对薛宝钗总是褒贬不一，众说纷纭，可见薛宝钗是一个极具文化阐释意义的人物形象，作为《红楼梦》的女主角之一，薛宝钗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她是宝、黛、钗爱情悲剧的主人公之一，而且还在于这一艺术形像所蕴含的丰富内容。本文将《红楼梦》文本与特定的文化背景联系起来，对薛宝钗形象的素材和构思作一隅之说。

1、 冷香丸的象征——冷酷无情

薛宝钗入住的荣国府梨香院，中有梨花树，树底下埋着专治她“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第七回）的特效药——冷香丸。冷香丸以春夏秋冬四时的名花名蕊和雨露霜雪为配料：“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花蕊十二两，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雨水这日的雨水十二钱，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钱，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钱，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 冷香丸中四时名花均为白色，其花蕊之药性均有清热解毒之效；雨露霜雪又皆凉性之物，故而突出了一个“冷”字。曹雪芹因而名之为“冷香丸”，正是显示了薛宝钗性格中突出的“冷酷无情”之“冷”。

薛宝钗是个无情的冷美人，她的“冷酷无情”首先表现在对待自己的情感上。在第三十四回，她去探望受鞭笞的宝玉，情切之下说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了，心里也……”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说得急了，不觉就红了脸。宝钗虽然是个怀春少女，但她所接受的教育和行事哲学使她不得不将自然的情感深深地藏于内心之中。而潜意识中的至情所在，却不是森严的礼教和严苛的自律能抵制得了的，所以在某些场合，宝钗的真情就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来。可是这种“失态”会很快被她根深蒂固的理性发觉并制止。她惯于“装愚守拙”，“一问摇头三不知，不干己事不开口”，宁可泯灭自然天性，刻意将自己妆扮成一个“无情”的“冷美人”。这种毁心弃性、丧失自我的“无情”，既是她个人人格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整个人性的悲哀。
其次，在对待他人方面，宝钗的“冷酷无情”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堪称“悍妇”的王夫人，尚且对逼死金钏感到不安；无恶不作的“薛呆子”也对好友的“冷遁”感到伤心。而年少激情的宝钗在这两件事上的反应却是“冷酷无情”的，她没有表现出半点人性的怜悯和同情，只想着如何安慰王夫人，如何安顿跟随哥哥的家人。滴翠亭外，她有意偷听小红与坠儿的私语，这种近乎刺探的行为本已大失淑女风范；她以“金蝉脱壳”之计全身而退，远离了祸患，却是以牺牲无辜的黛玉为代价，这等损人利己的行径更是彻底暴露了她人性中的虚伪与冷酷。
第三，在对待至情至性的个人情感上，宝钗也能做到“无情”。她的一生并不是为恋爱而来，而是为一场理想的婚姻而来。所以在理智与情感的对峙中，她总能将情感掩藏在理智之下，呈现出“无情”的淑仪风范。世事洞明的她，早已看出宝黛之间的爱情，却仍能置若惘闻。她的确常常巧妙地排挤黛玉，但更多的是出于利益的考虑。在那场轰轰烈烈的骗婚闹剧中，她任由家长将嫁衣披在自己身上，居然没有发出一点声息。以至当她已身为宝玉的合法妻子，而宝玉却以众所周知的方式怀念黛玉时，她所想到的也只是如何才能使他恢复正常的心智，以考取功名，让她得到梦寐以求的夫贵妻荣的结局。怎奈情根深种的贾宝玉“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失去了人生最后慰籍的他，终于遁却红尘。留下宝钗，独自品尝着“金玉良缘终悲苦 ，琴边衾里总无缘”的苦果。
二、牡丹的象征——“纵是无情也动人”。

牡丹的仪态总让人想起贵妇人：雍容华贵，端庄凝重，从容自若，华丽矜持；多姿多彩，却不炫耀夺目，流光溢彩。不妖冶，不媚俗，不纵情；不卑不亢，不偏不倚，始终能够保持其本色。在“花招绣带，柳拂香风”的大观园，黛玉、宝钗无疑是美中魁首。在曹雪芹的构思中，芙蓉是林黛玉的象征，相对于“娇袭一身之病”的黛玉来说，宝钗的健康美又要略胜一筹。她“脸若银盆，眼若水杏，唇不点而丹，眉不画而翠”，“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在世俗的眼光中，林黛玉与她相比，真乃“芙蓉何处避芳尘”了。以儒家的审美标准看来 ，薛宝钗代表的是一种温柔敦厚的人格理想——“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这正与她的“随分从时”的性格相吻合。
　　薛宝钗不仅品格端方，容貌美丽，而且天质聪慧，博学宏览。黛玉是灵气充溢的“仙才”，而宝钗则是“全才”。幼年时富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环境和聪慧的心灵，造成她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广博的知识。她对文学、艺术、历史、医学以至诸子百家、佛学经典，都有广泛的涉猎和渊博的知识，连以“杂学旁收”著称的贾宝玉也远非所及。如元妃归省时，对宝玉诗中“绿玉”改“绿腊”的指点，以及对湘云问“棔”树的解释。她对艺术创作有着深刻的理解，发表过精辟的见解。如她在论画时指出，艺术家在创作前必须心中先有丘壑，才能对素材进行精当的剪裁和处理，才能达到真实地再现生活的目的；她在诗歌创作中提出要“各出己见”，“不与人同”，“要命意新奇，另开生面”，她反对跟着别人脚踪走去的摹拟和模仿的见解；医学药理知之甚笃，经验丰富言之成理；甚至于参禅悟机那一套也是了如指掌，可谓博学杂收。如此才情卓著，为她的“动人”凭添了优雅智性的神韵。
　　然而，才、貌并不是宝钗的最动人之处，曹雪芹要表现的，是这位“品格端方”女子的“人情练达”之动人。在这方面，性格直率而叛逆的黛玉是难以望其项背的。代表封建势力的贾母问宝钗爱吃何物爱听何戏时，她便“总依贾母素喜者说了出来”。当着众人，宝钗说“凤丫头凭他怎么巧，再巧不过老太太去”，一句说奉承了两个权势者。元春不喜“绿玉”，她便命宝玉改成“绿蜡”。探春兴利除弊，她从傍协助，以“小惠全大体”。在姊妹间，则往往是以好意照看为主：主动关心湘云和岫烟；满足香菱进园居住的愿望；夏金桂迫害香菱，她加以保护。对黛玉更是数管齐下：先是“兰言解疑癖”，进行教导，接着当众多次称赞黛玉的“雅谑”，又借问病为由送给燕窝，终于使黛玉认错，掏出了一颗赤诚之心。黛玉放纵着闺阁知识分子特有的感情，写诗作画，沉溺情感，一任自然的纾放着她的性灵。而宝钗则秉持世俗的理智，谨守封建妇德，几乎放弃个人的感情和追求，尽心尽力地维持着封建时代贵族淑女的正统风范，一步一步实现她的“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人生理想：夫有治国才，妻有停机德。虽然宝钗的所有人情练达都因这个最终理想而沾染了明显的功利色彩，但是在统治者眼里，宝钗的品行却是最合心意也是最“动人”的。
《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是相当耐人寻味的一节。占花名儿抽签时，黛玉抽得一支“风露清愁”的芙蓉花签，芙蓉花即莲花。宝钗掣得的是牡丹花签，诗云：“任是无情也动人”。作者为何把黛、钗作芙蓉、牡丹之喻？这从宋代周敦颐所著《爱莲说》中可窥一斑：“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莲花与牡丹的这种对比正契合了作者对世俗理想的叛逆之心。宝钗代表着那个时代备受推崇的“美德”，她的广受好评，正如人们对牡丹的爱，是“宜乎众矣”。但作者对此却是不屑的，他独爱芙蓉花的真性情。所以，作者撇开了众多称颂牡丹的诗句，偏偏选取晚唐诗人罗隐《牡丹花》中的成句“任是无情也动人”，这无疑是饶有深意的。
三、薛宝钗形象的构思

人物性格的形成与其家庭出身、社会环境密切相关，薛宝钗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某些与贾府小姐截然不同的性格，显然同她出身皇商家庭有关。她出身在一个豪富的皇商家庭，母亲是金陵王家的小姐，外公曾主管皇家外事贸易，舅舅王子腾从京营节度使做到九省都检点，是朝中拥有军权的势要人物。薛家是商人与贵族的结合，既有注重现实功利的商人市侩习气，又有崇奉礼教、维护封建统治的倾向。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与其它少女相比，薛宝钗的性格堪称复杂，这是由功利主义思想与理学的伦理道德的两重性构成的。《红楼梦》在塑造人物形像时，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抓住人物性格的基本特征进行反复描写和刻画，以使其突出鲜明外，还绕围这一基本性格特征展开其他方面的描写和刻画，使人物性格更加复杂和丰富。为了刻画薛宝钗这一复杂的形象，曹雪芹以类似于毕加索立方现代主义绘画的艺术手法从各个侧面加以表现，对她丰富多彩的性格侧面亦予以细致的描绘，以给予读者全面立体的薛宝钗形象。

1、功利主义的“停机德”。“停德机”即古代乐羊子妻为代表的“劝夫上进”的封建妇道精神。《红楼梦》中薛宝钗多次劝谏贾宝玉“立身扬名”正是此“停机德”的显著表现，一方面显示了宝钗醉心功名利禄“停机德”之顽强，另一方面也透露了宝钗潜意识中隐然有了“金玉姻缘”的目标。作者对此显然是不欣赏的，并且认为是“可叹”的，此见于金陵十二钗正册首页判词：“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故而作者构思了贾宝玉拒绝“立身扬名”，厌恶薛宝钗的“见机导劝”，斥之为“好好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儿，也学的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并从此与宝钗“生分”，最后“他日之玉已不可箴”，贾宝玉终于弃宝钗之妻而为僧。薛宝钗的“停德机”，隐藏着她那顽强地追求现实功利的精神实质，曹雪芹在对薛宝钗形象的描绘中，突出刻划的也正是这一特征。正是薛宝钗“停机德”的功利主义思想，导致了她 “金玉良缘终悲苦，琴边衾里总无缘”的悲惨结局。薛宝钗既是这一结局的制造者，也成了受害者，可谓作茧自缚。
2、 “随时俯仰”、“随分从时”。 为了实现功利目的，薛宝钗在处世的方式上做到了“随时俯仰”或“随分从时”，按照环境的需要随时调整自己的言行和态度，以获取权势的欢心和借用可用力量的支持。她识时务，顾大体，全大局，做很多事情求得都是一个“大家有趣”。薛蟠南行经商带回些小玩物，她“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份一份配合妥当”，然后“挨门送到，并不遗漏一处，也不露出谁厚谁薄”，如此之“小惠全大体”，连赵姨娘也为之感动。再如，宝钗作生日，专点贾母爱吃之物和爱听之戏。当我们细细品味文中的某些细节，就不难看出宝钗的“随分俯仰”和良苦用心：贾母自见宝钗来了，喜她稳重和平，正值他才过第一个生日，便自己捐资二十两，唤了凤姐来，交与她备酒席……贾母的上房摆了几席家宴，并无一个外客，只有薛姨妈、史湘云、宝钗是客，其余皆是自己人。贾母是主人，且与宝钗作生日，本就识礼守份的宝钗自然是“客随主便”，怎好一味依着自己的性子来“喧宾夺主”呢？“倘若执意推让不点，反而矫情生分得会让贾母不悦，不如依着老太太的口味嗜好点上几样菜几出戏，落得大伙儿共同开心”，既取悦了贾母，又笼络了大伙儿。世俗的社会人格决定了宝钗“既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人”的行事准则，这也是其“会做人”的主要原因。对此，曹雪芹着重描绘了她的虚伪奉承和小惠拉拢。虚伪奉承是对上，小惠拉拢是对下。她善于察颜观色，能够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急人之所急；而在帮助别人解其所急的同时，自己也是不无裨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湘云兴邀海棠社，宝钗代摆螃蟹宴”。“湘云在家作不得主，一月统共几吊钱，倘在园子里邀社摆宴做东道，一时兴了，回去免不得遭婶娘的抱怨。”宝钗是个有心之人，她不仅留意到了湘云的难处，更是记住了“这里的人，从老太太的起，连上屋里的人，有多一半都是爱吃螃蟹的，前日姨娘还说要请老太太在园子里赏桂花这码子事”，有道是明里讨好不如暗里取巧，而今恰逢湘云邀社一事，几桌螃蟹宴，既解了湘云之急，又讨得太太奶奶们的欢心。湘云自是感激，把她“当亲姐姐对待”，贾母也赞不绝口，说她“细致，凡事想得妥当”。

3、“蓄而不张”也是宝钗的性格特征之一，也是她惯有的行事作风。这个含蓄的女子，最初的一瞥不过是“脸若银盆，眼若水杏，唇不点而丹，眉不画而翠”“头上挽着黑漆油光的髻儿，蜜合色的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线的坎肩儿，葱黄绫子棉裙，一色儿半新不旧的”……如此寥寥几笔，与宝黛熙凤等容貌着装的描绘相比，近乎白描。她虽有沉鱼落雁之姿，却质朴素淡；虽有“珍珠如土金如铁的家世”，却“看去不见奢华”；她“安分随时”“罕言寡语”不作秀林之木，只做一位乖巧典雅的淑媛。故而“人谓装愚”。正所谓“大智若愚”“大有若无”，宝钗并非“真愚”而是“真智”。她有着妙龄少女罕有的敏锐，深刻的洞察力和“识时务”，选择了“藏”与“蓄”的处世方式。她不虚夸不张扬，沉静矜持、含蓄典雅，可谓“淑媛”之至境。在《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一回中，当宝玉搜索肚肠，应命题联之际，宝钗转眼瞥见“怡红院”一首起稿内有“绿玉春犹倦”，便趁众人不理论，推他道：“贵人因不喜红香绿玉四字，才改了怡红快绿；你这会子偏又用绿玉二字，岂不是有意和她分驰了？况且蕉叶之典故颇多，再想一个改了罢。”宝玉见宝钗如此说，便拭汗说道：“我这会子总想不起什幺典故出处来！”宝钗笑道：“你只把绿玉的玉字改为蜡字就是了。”宝玉道“绿蜡可有出处？”宝钗悄悄的咂嘴点头笑道：“亏你今夜不过如此，将来今殿对策，你大约连赵钱孙李都忘了呢！-----唐朝韩愈咏芭蕉诗头一句‘冷烛无烟绿蜡干’都忘了么？”宝玉听了，不觉洞开心意，笑道：“该死该死眼前现成的句子竟想不到，姐姐竟成了一字师了。”……宝钗一面说笑，因怕他耽误工夫，遂转身走开了。  而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其才，将众人压倒，不想元妃只命一匾一咏，倒不好违谕多做，只好胡乱做了一首五言律应命……此时正因未得展其才心上不快。因见宝玉构思太苦，走至案旁，知宝玉只少“杏帘在望”一首，因叫他抄录前三首，却自己吟成一律，写在纸条上，搓成个团子，掷向宝玉跟前。姑且不论才学上钗黛的不相上下，相对于黛玉的尖、露，宝钗则更显稳蓄。
作者塑造薛宝钗这个形像，不止是塑造一个标准的封建淑女形像；而是在薛宝钗这个形像中，寄托着作者复杂的感情，深深的感慨：既赞美这位美丽少女的聪明才智，同情她不幸的悲剧命运；又痛惜她奴隶般地信奉封建礼教，批判她“随分从时”的处世哲学。因而，他要塑造的是一个品格端庄，容貌美丽，才华出众，学识渊博的青春少女，被封建礼教所毒害以至毁灭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作者对薛宝钗性格的发掘，并没有到此止步，而是用细腻的笔触，多方面地展现她性格中美好的、健康的因素与陈腐的、窒息的成分之间似乎矛盾然而又是奇妙的统一。这就是薛宝钗这一典型形像的根本特点。
四、薛宝钗爱情悲剧的构思

在曹雪芹的构思中，薛宝钗成就了金玉良姻，如愿以偿地与荣国府的继承者、当朝贵妃的爱弟、玉貌才郎贾宝玉成婚。婚姻的悲剧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值标准和文化，不可否认与时代相符的就是和谐的，是美的，这是“历史的必然”使然。曹雪芹身处封建时代的最后一抹辉煌中，因其追求个性张扬、崇尚自然本色不同流俗而显示出进步性，然而这毕竟只是先进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一种超前意识，是一种理想，与整个社会、时代的总体意识形态是不同步、不和谐的，所以宝黛的爱情悲剧、命运悲剧在所难免；薛宝钗的结局也只能是悲剧。

宝钗婚姻的必然失败是早有预示的：在《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回中，贾政一行人来到后来的蘅芜院，此处遍植异草，蘼芜更是数量可观。而在古典诗歌中，蘼芜似乎与弃妇极为有缘，有云“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在为蘅芜院题联时，有人道：“麝兰芳霭斜阳院，杜若飘香明月洲”，无意间引出了“蘼芜满院泣斜阳”的颓丧之句，此句出于唐代鱼玄机的《闺怨》，这预示了宝钗的弃妇命运。宝钗所做灯谜“梧桐叶落知时节，恩爱夫妻不到冬”，这等不祥之语，更是喻示了她的孀妇结局。所以“金玉良缘”“弃黛选钗”是荣国府当权者贾母及贾政、王夫人等人衡量再三后的唯一选择。因为，当时的“荣宁两府也都萧索，不比先时光景……人口日多，事物日盛，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划的竟无一人……养的儿孙也一代不如一代”，也就是说，赫赫扬扬将及百年的贾氏家族已经陷入窘境：财源枯竭、矛盾重重、后继无人。唯一的希望宝玉虽“聪敏灵慧”却志不在此，贾府迫切需要为其选择一贤内助——她既能为贾家带来财富、管理家政、并团结家族人员，又能劝导不走正路的贾宝玉幡然悔悟，走立身扬名之路，重振贾氏家族的基业与昔日的雄风。于是，一场由封建家长亲手导演的婚姻轰轰烈烈的上演了，它不仅结束了黛玉年轻而脆弱的生命，也开启了宝钗后半生的悲酸。在这场闹剧中，当事人木偶般被动的被操纵着，一句“一婚冲喜”“以锁招玉”，就有了男者婚女者嫁。宝玉是自始至终心里只有一个林妹妹，因颦喜因颦痴，断是非颦而不娶的，而宝钗只能噙着泪，一任家长将骗婚者的嫁衣披在自己身上，无奈的同演着“掉包计”。骗局之中，三个当事人，宝痴黛亡，唯有宝钗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角色的尴尬，清醒的品味着痛，这对这位才貌双全的淑媛的尊严与骄傲无疑一种致命的摧残：一进洞房，就被宝玉哭闹着质问为什么把林妹妹“赶了出去”而“霸占住在这里”……面对着这个疯傻而且心系另一个女子的丈夫，宝钗非但不能“怒”，反而要“劝”，要“开解”。她虽有“停机德”，却不免遭冷落；做到了“举案齐眉，却仍让人意难平”；成就了金玉良缘，仍以冷漠空虚为伴侣。曹雪芹匠心独具地让宝玉采取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反抗方式：与薛宝钗结婚而拒绝过夫妇生活。由于双方没有共同的理想与志趣，贾宝玉又无法忘怀知音林黛玉，婚后不久即出家当和尚去了。薛宝钗只好独守空闺，抱恨终身。
红楼一梦悲金悼玉。作为传统封建道德的信奉者和追随者，宝钗虽想竭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争取理想的婚姻生活，但最终还是难脱罗网，成为封建礼教的殉葬者。薛宝钗的悲剧是整个封建礼教的悲剧：她恪守封建礼教的信条，却仍难免成为礼教供桌上的牺牲品。这是强弩之末和末世辉煌的矛盾，体现历史更替时期人们的茫然和困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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